
责任编辑/Editor 佘 琼 SHE QIONG10 情感生活 2013年11月7日 星期四

国际刊号:ISSN 1581-1978 E-mail:ozqbgj@gmail.com 欧桥网：www.ouqiao.net Hotline:0040735-192762 Free Point:国图、布大、孔子学院、中餐馆、亚洲超市、华人市场、各大中资机构、机场

“所有的看过我手相的人都说，
我这辈子里会有很多女人的……”
他轻轻地吐出一口烟，把手掌伸到
她面前。“噢，是吗……”她靠在他胸
前，用小手指尖沿着他手掌纹络轻
轻地划着，心不在焉地回答。

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作了什么
坏事，竟然在这辈子死心塌地的喜

欢上一个花花公子。开始，她曾经觉
得很幸福，因为他对她非常的好。但
是后来，她发现他并不是只有她一
个女人。“你到底喜欢我吗？”她曾经
不止一次地哭着问过他。“喜欢呀。”
他看着她的眼睛答道。“那为什么还
要找别的女人？”“不知道。”他的眼
睛并没有逃避。

她也曾经想要分手。但是一拿
起电话，手指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
拨他的电话号码。她记性不太好，连
自己的手机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
但是他的号码，她却怎么忘都忘不
掉。“算了……”最后她终于打消了

想要离开他的念头。“如果我们分
手，他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太伤心。
然而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全部……”
她曾经在一次喝醉酒后对朋友这么
说。

他很会心疼女人。睡觉的时
候，他会用自己的臂膀来给她当
枕头。她发烧的时候，他会紧紧
拥抱着她直到她进入梦乡。在几
个小流氓欺负她的时候，他为她
挺身而出。她知道他打架很少输
的，因为她听他讲过他身上很多
刺目的伤疤的“历史”。他不大有
钱。但是每次花销都是他付钱。

在情人节的时候他给她买了一只
昂贵的钻戒，是那种订婚用的戒
指。但是他却给她戴在了右手，
而不是左手无名指上。她知道，
他 是 让 她 不 要 有 想 嫁 给 他 的 念
头。但是，有好几次在她一个人喝
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自己把戒指从
右手换到了左手无名指上。第二天
酒醒后，看到被自己戴到左手指的
戒指，眼泪就会无声的滑落下来。
她真的很想嫁给他呀！

她常常地想，他的那些女人一
定和她一样，不只是因为他英俊的
面孔而迷上他的。而是因为和他在

一起的时候，能让自己觉得自己是
个女人，需要男人心疼的女人。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她感觉不
到他的一丝虚情假意。慢慢的，她知
道了他确实是喜欢她的。只不过不
是“只”喜欢她一个人罢了。他是那
种处处留情的人，就好像《天龙八
步》里的段玉。和他在一起，她觉得
很幸福。除了在想到他对别的女人
也象对她一样温柔的时候，心里觉
得酸酸的以外。

她想，她一定是上辈子欠他的
了。“算了，这辈子我都还你，下辈子
不要再见你了就是了……

当这栋五层的楼房倒塌时，霜正
在一楼的办公室里加班，吃着石给她
送来的夜宵。

他俩是一对新婚数月的小夫妻，
恩爱非常。石比霜大八岁，从三年前
认识起便对霜珠似宝地宠爱着。由于
两人不在一个城市，几经努力仍无法
调动到一个城市。直到半年前，石才
辞去了工作，只身到霜所在的城市。

霜有一份报表必须在明天上交，
但因为搞错了一个数据，使得总数一
直对不上。不得不在晚上继续加班，
到了 10 点半却还没找出问题出在
哪，于是打了个电话向丈夫诉苦撒
娇。于是石带了夜宵来陪她的妻子，
并和她一起查对着文件中的数据。见
丈夫走进办公室里，霜满肚的烦乱立
刻烟消云散。石，一直是她的支柱，在
外人看来，她是位很能干的女孩子，
但在石前面，她永远是个小女人。看
着丈夫的英俊的脸庞，心情就象窗外
的星空一般，灿烂无比。石怜爱的摸
着她的头发，命令着说：“乖，去吃东
西。我来查。”于是霜乖乖的端着夜宵
坐到石的对面，一边吃着一边满含柔
情地盯着他，他的脸，他的一切，是她
永远都看不厌的。她相信，只要丈夫
出马，这世上便没什么办不到的事。
果然，不到一刻钟，石便找出了那个
错误，正微笑着想调侃他的妻子几
句。而就在此时，这栋早在一年前便
说要拆而勉强使用至今的办公楼，似
乎在此时再也承受不起负荷，竟毫无
征兆的轰然一声倒塌了。

几秒钟之内，两人便被埋在了废
墟之中。不知过了多久，当霜从昏迷
中醒来时，眼前一片漆黑，一时竟不
知身在何处。身上压着一条空心水泥
板，但运气不错，这条水泥板的另一
端却被另一条水泥板支撑着，只是压
在她的身上令她无法动弹，却不会令
她受伤。刚才的昏迷是因为有东西砸
在了她的头上，另外腿部不知道是被
什么砸到，骨头似乎断了，并好象在
流血，但因为板压着，她摸不到自己
的小腿。肩背处也有痛感，一摸也在
流血。

“石！石！你在哪？”霜猛然想起了
她的丈夫，叫着。没有反应她怕极了，
嘤嘤哭泣起来。“霜，我在这……你怎
……怎么样？有……有没有……受
伤？”石微弱的声音从她边上传了过
来。她记起来了，在倒塌的一瞬间，石
是扑过来一下压在她的身上的，但现
在怎么会分开，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老公！你……你怎么样？！”霜听
着丈夫的声音大于平时，惊恐地叫
着。

“我没事。只是被压着动不了。”
石忽然平静一如平时，说着：“宝贝，
别怕，我在这，你别怕！”霜感觉石的
手伸过来碰到了她的臂，急忙用手紧
紧地抓着。石握着霜的手，有些颤抖，
但有力，令她的恐惧顿时减轻了许
多。

“我的小腿好象在流血…… ”霜
继续说着：“一条石板压在我的大腿
上。老公，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了？”

“怎么会呢？一会儿就会有人来
救我们了。”石紧了紧握着妻子的手：

“用我的领带绑住你流血的腿，够不
着小腿就绑大腿，越紧越好。”说完抽
回手，将领带递了过来。霜照丈夫的
话，把流血的腿给绑住，但由于力气

不够，并不能有效的止住血流。
如果没人来救他们的话，岂不是

流血都会流死了吗？霜恐惧的想着。
再伸过手紧紧的拉着石的手，只有这
样，她才能不那么害怕。她突然觉得
丈夫的手在抖，难道石也在害怕吗？
这时，不知道从哪传来一声老鼠的叫
声，霜尖叫了一声。她生平最怕的就
是老鼠，现在这情形，老鼠就算爬到
她头上，都无力抗拒。

“老婆，别怕。有我在呢，老鼠不
敢过来的。过来我就砸死！”石知道霜
在怕什么，故意轻松的说着：“老天故
意找个机会让我们患难与共呢。你的
血止住了吗？”

”没有，还在流。“在石的玩笑话
中，霜也轻松了不少：”唉，死就死吧。
反正你跟我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霜想起了三年前和石认识的情
景，那是她大学最后一年的实习期，
在石所在的城市的一个公司里工作。
有一日，两人在一部电梯里偶遇，石
的脸上充满着惊艳的神色，霜仿佛视
而不见。只有两种男人能引起她的关
注，一种是聪明的，另一种是英俊
的。

而在电梯里呆望着她的男人，霜
在他英俊的面庞里明显地看出了智
慧。似乎很玄妙，但后来的了解也证
明了她看人的眼光，石无疑是一位极
其聪明的男人。但只有对着她时，才
会显出些傻样来。霜想着想着，几乎
快要笑出声来。

有一次，霜的肚子痛极，倒在床
上脸色煞白。石坐在她的床边，心痛
使得他的脸色 比她还白。他脱去外
衣，躺在她的身侧，将她紧紧的抱在
怀里。一丝一丝的温暖从他 的身体
传至她的体内，她沉醉在他的怀抱
中，竟忘了那本是难以忍受的痛楚。
爱情的力量，有谁能解释的清楚呵。

两人静默着，都知道除了等待之
外，他们毫无办法。霜感受着丈夫的
手，继续想着以前的往事。其实从严
格意义上说，是她追的他。那次邂逅
后，她便终生不悔，而石却一直以为
是他在苦追她，这傻子哦，我不给你
制造机会你怎么追啊，霜微微的想。

两人在不同的城市，彼此的父母
也都不是很赞成，但他们心里都知
道，这一生只会爱对方。这种爱，只有
当事人才会明白。在漆黑一团不闻一
点声响的废墟里，霜却沉浸在回忆
中，柔情似水地轻声对丈夫说：“石
……我爱你！”石紧了紧握着妻子的
手作为回答。霜继续回想着以往的点
点滴滴。石每隔几分钟便会跟她说
话，使她不感到害怕。但是，她想睡
了，感到很困倦。

“石，我累了，我睡一会儿……”
霜低低的说。

“不能睡！！”石大声的喝道。反应
如此强烈令霜吃了一惊。石紧紧的握
着霜的手，说：“听我说，你要控制自

己，千万不能睡！你在流血，困倦不是
因为疲累，而是因为失血，如果睡了，
就不会再醒！知道吗，千万不要睡。跟
我说话。”

霜想控制睡意，但那种强烈的困
倦，却似乎抵挡不了，真想就此沉沉
睡去。石不断跟她说着话，说起以往
的点点滴滴，真想睡，真想让石闭嘴，
但她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使不上来。
她迷迷糊糊的听着，一直处在半昏半
醒之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听到那
外面有一声沉闷的敲击声，终于有人
来救他们了！她兴奋地握紧丈夫的
手，叫道：“你听，有人来了！有人来
了！！”石的手却松开了，传入她耳边
的是一声似叹息似呻吟的声音。她也
终于昏迷了过去。

这栋楼倒塌是在深夜，没有人想
到会有人在里面。直到早上，城建处
才有人来勘察，才听到附近的人说昨
晚似乎看到有间办公室一直亮着灯，
但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查询了在这楼
里的单位的人员后，确定了霜在楼房
倒塌时在里面。于是通知了 110，医
院急救中心和建筑队，组织人员抢
救，并有相关领导迅速到场指挥。

抢救是顺利的，当挖开一块一块
的水泥板，撬开一根又一根的钢筋
后，施救人员首先发现了石。当抬他
上来时，石的神智还是清醒的，他拒
绝现场医护人员的救治，并不肯上救
护车，躺在废墟边的担架里，嘴里不
断喃喃的说着：“救她……救她
…… ”在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当
看到石时，已经知道无救了，也不勉
强将其抬上救护车，因为可能稍一移
动便是致命的。只示意护士给他输
血，但针管插入后血已输不进去了。
他的嘴边不断溢着血，这是内脏受了
严重外伤的反映，估计是肋骨断裂后
插入。一只手已经断了，断裂处血已
停流，两条腿的骨头也全是粉碎性骨
折。致命的是，从他的脸色中看出，血
几乎已经流尽了。令这位医生奇怪的
是，按这种伤势是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的石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施救人
员的举动，很快昏迷中的霜也被救了
出来，石转了医生，眼光里竟流露出
乞怜的神情，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
医生现在有点明白为他能坚持到现
在了，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眼光，迅速
走到霜的身边给她作了一些检查必
要的治理，然后让救护人员将她抬上
救护车，回到石的身边，蹲下身来看
着他急切的眼光说“你放心，她没有
生命危险，也没有严重的内伤，失血
有点严重，但没关系，救护车上就有
输血设备。”当听到医生的话时，石
刹那间似乎绷紧了的眩 一下放松
了，便委顿了下去，眼光追随着抬着
霜的担架。医生不忍的看着，转头叫
抬担架的人给先抬过来，将霜平放在
石的边上。在场的所有人的眼光都聚
集在了这里，偌大的一块地方，没有

一个人发出一点声音。石用着生命的
最后一丝力气，依恋地看着霜，看着
他深爱着的妻。那眼光流露出疼爱，
流露出万般的不舍，深深的看着，仿
佛要将她的影象永远映在眼里。他竭
尽力想将那只没断的手抬起来，但只
能使手指微微动了动，医生噙着泪将
他的手盖在了她的手上。石张着嘴，
似乎在说着什么。一滴泪，从他的眼
里流了出来，而泪却使他的眼睛模
糊，他想看她，他想看着她啊！医生懂
他的心思，抖着手替他抹去了那滴
泪，但他的眼睛大张着，却永远也看
不见他的妻子了。他走了。

只有看过石的伤势的这位医生
知道，为了妻子不感恐惧，为了他深
爱的妻子不因失血致死，在生命的最
后关头，他硬是抗拒了死神几个小
时，他受的伤，是要忍受几个小时生
不如死的痛楚啊。上了年纪的医生也
再控制不住，为这位素不相识的人老
泪长流。边上的几个小护士，早已失
声痛哭。直到霜的伤势全部复原后，
她的父母和哥哥才将石的死讯告诉
了她。当明白这是真的时，霜以妻子
的身份要来了石的死亡通知和病历。
她一字一字的看着，脸上的神色很平
静，令她的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她哥
哥说：“听在场的人说，妹夫在走之
前，曾经跟你说过什么，但只有那位
老医生听到了。”她一言不发，独自出
了病房，她的母亲在她身后跟着她，
见她径直走进了那位老医生的办公
室，坐在他的对面。

老医生见是她，微笑地说：“你的
伤好了？还该注意休息，不该到处乱
跑的。”

“我丈夫跟我说了什么？”她直视
着医生，语气大异平时，连起码的礼
貌也不顾了。

她此刻只想知道石跟她说了什
么，不想寒喧，不想说废话。

老医生诧异地看了她一眼，但瞬
间便理解了她。尽量的和缓的说：“他
那时已说不出话了，口腔里的水份已

不足，所以我只能看到他的口型。”霜
也不继续问，只是仍旧盯视着他。医
生叹口气，似乎回到了当时，神情也
变的很悲戚，说：“如果我没有看错的
话，当时他看着你，说的是：‘我爱
你’，然后就……”

霜沉默着，脸色变的雪一般白。
医生正想着怎么安慰她时，只见她一
张口，竟喷出了一口鲜血。

半年多过去了，霜的父母将她接
回了家住。在这半年，她没有跟人说
过一句话，也仿佛所有人都不认识。
给她水，她就喝，给她饭，她就吃。其
余时间便坐在自己房间发呆，或对着
挂在家中的石的遗像喃喃的说着
话。

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了这副样子，
霜的父母在半年里似乎一下老了十
岁。所有医生对霜的病症都摇头，也
去看过心理医生，但不管医生跟她说
什么话，她都是完全没听到的样子。

就这样又快过了半年，霜的哥哥
的小女儿来外婆家吃饭。六岁的孩子
看着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姑姑，拉着
她的手也没反应，不禁急了：“姑姑，
姑姑！你以前说要带我去公园玩的，
你骗人！”外婆外公拼命的打眼色，但
那孩子哪去理会，继续嚷道：“还有姑
父，他也答应过我的，哼，全说话不算
话！”听到“姑父”两字，霜浑身一震，
在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敢提石，这是
她快一年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到他。竟
也拉着小侄女的手说：“姑父答应过
你的？好，我马上带你去。”霜的母亲
第一次听到她跟人说话，不由激动的
哭了起来。霜的父亲马上想到女儿的
病情可能有转机了，竭力压抑着颤抖
的语气，平静的说：“那好，霜，你就带
她去吧。”

在公园，小侄女牵着姑姑的手，
张大眼睛问道：“姑姑，姑父呢？爸爸
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但我又听见他
跟妈妈说下星期是姑父的周年，要去
祭他。姑父是死了吗？姑父死了？嗯，
是吧。”霜若有所思。小侄女来后的几
天，霜明显恢复了许多。跟父母 不断
的说着话，但他们都回避着石这个话
题。到了石的周年这一天，中午母亲
去叫霜 吃饭时，却发现霜不在家里。

正狐疑时，儿子的电话来了，霜
在石的墓前。

当父母赶到时，只见霜靠坐在墓
碑前，穿着结婚那天穿的礼服，眼睛
闭着但嘴边却带着微笑。她的哥哥和
嫂子站在她的前面，眼睛都已哭的红
肿，霜的母亲一下便晕了过去，父亲
浑身颤抖着走近，看到幕碑上霜用血
写下了几句话：

如果在天堂遇见你，你还记不记
得我是谁？

如果在天堂遇见你，你是否还像
过去？

我必须坚强，但我做不到，我不
属于这儿，我只属于你。

如果在天堂遇见你，你会不会紧
握我的手？

如果在天堂遇见你，你会不会帮
助我坚强？

我要寻找从黑夜到白昼的路，因
为我知道我要找到你。

请带我走吧，我相信天堂里定会
有安宁。

请带我走吧，我知道天堂里不再
有眼泪……

如果在天堂遇见你
你是否还记得我是谁

情 债


